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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市
上下正在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热潮。在
党旗下重温入
党誓词，再次向
党庄严宣誓，那
庄重肃穆的仪
式，让每一位党
员都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宣
誓结束，许多
人的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因为
还有很多话想
对党说……近
日，本报向文友
发起“我是党
员”主题征文，
很快收到了大
量来稿，今日本
版择优刊发一
批，以飨读者。

——编者

党员干部下乡，深入基层，同群众同呼吸、共甘苦，是党员
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年轻时，我常到农村蹲点，也就是
长期住在生产队里，和群众一块干活、一块学习、一块生活。

到农村工作，就要挨家轮户吃派饭。当时，农村物质比较
匮乏，人民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群众饭碗里粗粮多、细粮少。
党组织要求，党员干部下乡，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
付给群众粮票和饭钱。第一次下乡，吃第一顿派饭时，我看到管
饭的群众一家人吃的是红薯叶糊涂面条，另外给我烙了白面葱
花油馍，还煎了鸡蛋。陪客的男主人再三热情礼让，我心里琢磨，
下乡前领导再三交代，要严格纪律，不搞特殊。男主人好像看出
了我的心事，拿起油馍递到我手里。

正当为难之时，我看见旁边有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盯着桌上
的油馍，孩子们那期待的眼神，让我的心颤抖了。我立即起身，把
手里的油馍一掰两半分给了两个孩子，并说自己胃不好，不敢吃
难消化的东西，还是喝碗面条舒服。男主人心知肚明，知道我有纪
律约束，也未勉强。饭后，主人说啥也不收粮票和饭钱，我悄悄地
把备好的钱和粮票压在饭碗下。事后我在群众会上宣传了党员的
生活纪律，吃饭应付粮票和饭钱的标准，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接下来是走家串户，吃百家饭，尝百家味，知百家情，交百家朋

友。下乡前，我事先准备好零粮票和零
钱，把一顿或一天的数额分好，吃罢饭随
即付粮票和饭钱。当派饭轮了一遍后，
群众都知道了我这人实在、家常、没有
干部架子，都把我当成了自家人。不
论是生产建议，还是邻居纠纷、婆媳不
和、兄弟隔阂，群众有啥心里话，都和
我说。我总是认真地对待，把他们
的意见当回事，想方设法，积极解
决，不久后，我在乡下结交了不少
朋友。如今，偶遇那些朋友，谈及
往事，吃过的百家饭仍余味生香，
绵绵悠长。

遵守党的纪律，发扬党的作
风，是每名党员的责任。一名
党员，无论何时何地，有人监
督或无人监督，都要自觉遵守
党的纪律，才能不愧党员的
称号。

早上刚到单位，就看见同事李姐拿着手机在交党
费。“新一季度的党费标准出来了吗？”我问道。“是啊，
书记在微信群里催促大家尽快交呢！”李姐一边操作一
边回答我，“不过没看见你的！”

没我的？怎么回事？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认真把
书记发的缴费名单看了好几遍，还真没有我！我急忙
跑去书记办公室，恰好书记和主任都在，听闻我来的缘
由，书记竟哈哈大笑。“小谢同志，这次的党费你早交过
了，忘记了？”我一愣。书记接着说：“上个月参加完党
员服务队的活动，你看到我算好了新一季度的党费，就
立刻交了。你呀，从来都是第一个交的！”哦，我吐吐舌
头，还真忘了。一旁的主任也笑了：“早就听说小谢积
极，交党费积极，参加活动更积极，不愧是同志们选出
来的优秀党员！”听领导这么一夸，我反而不好意思了。

其实，“第一个交党费”是我们这个党员家庭的光
荣传统。我爷爷是位老党员，每次都是第一时间主动
交党费，工作的时候如此，退休以后也没变过。小时
候，只要月初跟着爷爷上街，准被他带到单位。同事们
一看见爷爷，就知道他又来交党费了。领导们多次跟
他说，单位会派专人到退休老干部的家里收党费，可爷
爷觉得那样太麻烦大家，无论刮风下雨，他仍坚持每月
亲自到单位交党费。后来爷爷年纪越来越大，记性不
如从前了，行动也不太方便，可还固执地自己去交党
费。有一次下午五点多，七十多岁的爷爷忽然想起来
还没交党费，便不顾众人阻拦，也不顾夏季炎热的天
气，非要立刻去单位。“又不是什么不能拖延的事，等明
天吧！”大伙儿劝他。“党的事是最重要的，必须第一个
办，绝不能拖！”爷爷严肃地说。

爷爷对党的热爱深深影响着我，高中时我便成为
入党积极分子，大学时光荣入党。父亲、先生和我，
我们三名党员紧紧追随爷爷的步伐，主动第一时
间交党费。现在回想起来，爷爷每次去交党
费，都会问问单位的发展情况，了解一下同
志们有没有什么困难。爷爷何止是第一
个交党费，他也是第一时间表达自己对
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关心啊！

我们是党员，这个光荣的身份
要求我们凡事冲锋在前。我们
第一个交党费，第一时间关
心党的发展，在人民需要
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个
站出来。

1963 年 8 月，我高中毕业
应征入伍。1964 年 7 月，在“向

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中，我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虽然50多年过去

了，但入党时的场景仍常浮现在我
眼前。

我生在1942年，后来日本侵略者
的铁蹄踏进洛阳，母亲抱着幼小的我钻

进五龙沟的一个枯水洞里才躲过日本鬼
子的屠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诞生，中国人民迎来了新天地。回想起
来，我这一辈人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

义祖国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但对党、对共
产主义的理论认识是有些肤浅的。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元帅的诗道出了

我此刻的心情。前不久，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
身处盛世，我的心情特别振奋，虽已七十有五，退

休赋闲在家，但虎老雄心在。
有句话说得好：“有退休的干部职工，没有退

休的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全党全军全国
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我将
利用有生之年，在学习宣传贯彻十九
大精神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积极参加社区各项
活动，争取为党为人
民多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

我很好奇，已经一周没有听
到学校的清洁工“告状”了。同

事说换了一个清洁工。
一天上午，在经过卫生间

时，我看见一个穿着大罩衣、头
发花白的妇女在拖地。我向她

问好，她直起身，满脸沧桑，很
慈祥地冲我笑笑。

我问她很辛苦吧？她不以
为然地说：“习惯了，不累。”我

说以前的清洁工经常告状，孩
子们有时调皮，会往下水道扔

东西堵塞水管。她笑着说：“孩
子们小，不懂事，我清理清理就

行了。”她对工作很负责，每天
要清扫好几次。卫生间再也没

有异味和积水了。
慢慢熟悉了，我们聊的话

题就多了。她今年64岁，两个
女儿都已成家立业，大女儿也

是教师，所以，她很理解教师工
作的辛苦。我说她该安享晚年

了，她说干了一辈子活，闲下来
不舒服。她9岁时上了一年学

就辍学回家干活，15岁当上了
大队妇女主任，18岁参加了民

兵连，真刀实枪地训练过。我
很吃惊，戏称她是“铁姑娘”。

她说当时家庭条件很差，
作为长女，她在父亲离世后，接

过了照顾母亲和生病哥哥的重
任，并帮哥哥成家，在哥哥去世

后，又照顾两岁的侄子，一直到
侄子成家。40多岁时，母亲和

丈夫相继去世，家里的重担全
压在她的身上。但她说，她从

来没在别人面前叫过苦。前些
年，村里要给她报贫困户，她坚

决拒绝了，说还有人比自己更
困难。

一天，来自周边各县的老
师，在我校举行教学观摩活

动。活动结束后，她去打扫卫
生，在凳子上发现一个女式提

包。她二话不说，立刻送到后勤
部。几天后，外县的失主来领

包，非要给她留下 200 块钱酬
谢，她坚决拒绝了。有人告诉

她，那个包价值不菲，里面还有
3000块钱，收点感谢费算啥？

她正言道：“我是党员，不
会办那种事！况且，这样的事我

经历过好几次了！”
我惊讶不已，她是共产党

员！她一脸严肃地说：“我是
1973 年 3 月 15 日入的党，当时
21岁。生我是娘，育我是党，永
不叛党，永远跟着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这些话我一直记在
心里。”

“你还交党费吗？”
“总交着呢！”
面对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

党员，我这个年轻党员不由得肃
然起敬。

刚到部队，总听人叫通讯班的班
长为“党班长”，以为他是营部的学雷

锋标兵、模范党员，大家才尊称他为“党
班长”的。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的确确

姓党。
党班长中等个儿，身材稍显单薄，生就

一张秀才脸，皮肤放到染布缸里也染不黑，
说话慢声细气，干事多做少说、身先士卒。

到部队不久，我们几个新兵要求进步，都
写了入党申请书。我们的班长是支部委员，就

问我们，你们看看咱们营部的兵都谁像党员？
我们几个根据观察，各自写出了我们心中的党

员，竟然八八九九差不离儿，其中就有党班长。
班长告诉我们，党员就在我们这几十号人里面，他
要表现突出有闪光点，爱战友，打仗敢拼命，一眼
就能看出他的好来。

那时我们部队修盖营房，为了锻炼部队，也为了
省点费用，只请了十几个掂瓦刀的大师傅，我们都当
小工——后来我也混成了掂瓦刀的大师傅，这是后
话——和泥、提灰、搬砖。有一次，供泥灰的兵忙里偷

闲去撒尿，大师傅跟前缺“货”了，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当兵的，站在那
里就骂。党班长急了，不等其他兵出手，提了两桶泥灰就先上去了，
一桶足有20公斤，他一手掂一桶，如同少林寺和尚练功那样，秀才
脸憋得杠红，颤颤巍巍上了架木板。我们在下面看得胆战心惊。
我们是真佩服这个姓“党”的党员班长。

不久，我们都喜欢上了党班长。党班长时不时地给我们
表演他的绝活——约摸时间。部队除了干部，其他的兵都
没有表。跑野外训练，靠的是看日头和问老乡。在施工现
场，该不该休息，我们靠的是党班长。党班长说 10 点了，
该休息了。话音刚落，就听到了值班员吹响休息的哨
子。党班长说 11 点 40 了，该收工了。不一会儿，就听
到了收工的哨子。有几个新兵不服，与党班长打赌。
党班长瞅瞅天——也许是阴天多云，也许是晴朗大太
阳——报出的时间与排长的表只差了两三分钟。真
神了！有的兵老实，打赌输了，就欢天喜地去军人服
务社买糖买烟分给大家。捣蛋的兵就缠着党班长
要秘籍，赖着不兑现赌注。不管兑现不兑现，党班
长都是乐呵呵的。

后来我也有了许多年的党龄，但党班长始终是
我心中的一面旗帜。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父亲给我取名进粮，这个名字是有说法

的。我的老家在豫西丘陵山区，十年九旱，
庄稼全是靠天收，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还填不饱肚皮。二哥出
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占粮，意为多占些粮食。我

出生后，父亲说，粮食占住了，进不到家里还不行，
就叫进粮吧。

自从有了“进粮”，家里生活开始逐年变好，到八
十年代末，已能吃上白面馍了。之后，大哥参加工作，

二哥入伍当兵，后来我也在大哥的帮助下进了工厂，家中
的生活如芝麻开花，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好。

有一年过春节时，母亲看着满桌丰盛的菜肴，说是托了
“进粮”的福。父亲当即说道：“不管是占粮还是进粮，地里没
有粮，咋占咋进！是国家政策好才有了年年丰收，是党的英明

领导，才有了当下的好生活……”
其实，我早已背着父母按照家谱更改了名字，但父亲的话没

错，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能改变命运、促进社会进步的是党的富
民政策。正因如此，父亲对党和国家深怀感恩，常常要求我们兄弟几

个敬业爱岗，争取成为党员。

二哥最积极，他在入伍的第三年就入了党。接着，大哥也在九十
年代末成为党员。我所在的企业是当时县里最大的国有企业，职
工近四千人，入党特别难。但父母的谆谆教导，还有我自己对生
活由差变好的深切感受，都促使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经过近
十年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在新世纪的开局之年加入了党组织。

父亲得知我入党的消息后，逢人便讲“我家仨党员”，还
买了一万响的鞭炮燃放，过年他也没那么“大方”。更想不
到的是，那年国庆前夕，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步行十多公
里到县城，转了半天，买了一面国旗。国庆节当天，他叫
回全家人，在家门口举行了升旗仪式。那是村里第一
次升国旗，街坊邻居都围着看热闹。然而，当国歌响
起，国旗升起时，所有人都静了下来。大家专注地
看着冉冉升起的国旗，满眼神圣，满脸庄重。

十年前，病入膏肓的父亲，人前人后常常
絮叨不止，说自己活了八十岁，该吃的吃了，
该喝的喝了，逢上了好时代，享了共产党的
福，知足了。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知不
知道他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看我答
不上来，他自顾自地笑着说，他最骄傲
的是三个儿子都是党员。

是
我
骄
傲
的
称
号

□张亚玲

党员清洁工

□姚进圈

党员身份
不退休

□谢梦思

第一个交党费

□王光前

百家饭味香

□青雪

难忘党班长

□徐善景

父亲的骄傲

党
员


